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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三年（1380年）
五月初二，朱元璋从西华门

摆驾出皇宫，要到皇宫附近的
胡惟庸家去。胡惟庸是谁？是
中书省左丞相，是政府的最高
行政长官，可谓“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正行走间，路上
忽然有一个人迎着皇帝的车
驾直冲了过来，拦住御驾车

马，由于紧张，一下子说不出
话来。朱元璋见他冲撞车驾，
又不说话，极为愤怒。身边的
卫士见这个人敢于如此冒犯
圣驾，立即冲上去打。

这个拦驾的人叫云奇，
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宦官。云

奇被打倒在地，胳膊都快给
打断了，还拼命指着胡惟庸
的家。朱元璋察觉到，一定发
生什么事了，云奇才敢于拼
死拦驾陈诉。既然云奇在他
前往胡惟庸家的路上拦驾，
那么此事就可能与胡惟庸有

关。西华门离胡惟庸家很近，
朱元璋登上西华门城楼向胡
惟庸的家眺望，只见胡惟庸家

里有重重壮士，皆裹甲执兵，
埋伏于屏壁间。难道是胡惟庸
想要趁朱元璋临幸时造反谋
逆吗？因为西华门与胡惟庸家
近在咫尺，内使云奇发现了这
一逆谋后，便紧急赶来向朱元
璋报告。这就是所谓的“云奇

告变”，这件事被详细地记载
在了一些史书中。

朱元璋为什么要到胡惟
庸家里去呢？原来，丞相胡惟
庸向朱元璋报告说，他家的
井里涌出了醴泉，这在当时
被认为是祥瑞之事。因为朱

元璋国家治理得好，上天要
降一些祥瑞之事，以示表彰，
这叫天人感应。胡惟庸说家
有醴泉，要请朱元璋到自己
家里来观看祥瑞，朱元璋就

兴冲冲地来了。想不到，这竟
然是一场阴谋。

朱元璋马上调发禁兵，
逮捕胡惟庸，然后召见云奇。
没想到此时云奇已经气绝，
不能做进一步的证明。朱元
璋下令追授云奇为内官监左
少监，以示旌表。

胡惟庸位高权重，为什

么还要谋逆呢？据说，胡惟庸
权力大了，逐渐骄恣不法。久
而久之，野心败露，他担心受
到惩戒，经常惶恐不安。这
时，他远在定远的老家井里

忽然长出了石笋，井水无缘
无故涌起数尺，他家三代的坟

墓上红光冲天。他以为这是天
降的吉兆，预兆他将大贵。于
是，他就有了非分之想。一次，
他的儿子在大街上跑马踩死
了人，惹怒了朱元璋，要将其
治罪。胡惟庸感到，与其待罪
接受处罚，不如先动手，以求

一逞。于是，胡惟庸就串通了
一些人，图谋造反。

后来，朱元璋处死了胡

惟庸，按说还可以选择一个
人做丞相，但朱元璋决定从
此不再设立丞相。可见，在朱
元璋看来，不是丞相的人选
有问题，而是设立丞相这一
制度有问题。长时期以来，胡
惟庸案似乎铁证如山，没有

人对其表示怀疑。
但仔细读历史，胡惟庸被

处死的时候，他谋反的罪行还
不清楚。胡惟庸的罪状像故事
传说一样，逐步添枝加叶。也
就是说，当胡惟庸案发的时
候，他并没有正式的罪名。那
么，既然胡惟庸没有正当罪
名，又为什么会被杀死呢？

《明史》上说，他多年受
到朱元璋的宠爱，自己独揽
丞相大权，有的时候，发生了
一些事情也不向皇帝报告，
还随便提拔人和处罚人，当
时有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门
下，送给他的金银财宝不计

其数。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胡
惟庸的专权，因为他专权，即
使他没有罪，也要把他杀掉。
丞相的权力太大，杀了胡惟
庸，如果再立一个丞相，仍然
不免要与皇帝分享权力。于
是，朱元璋干脆一劳永逸地

取消丞相制度，就不会再有
丞相与皇帝分权了。

可见，胡惟庸之罪在于
擅权僭侈，而这正是最不能
为朱元璋所容忍的。

BCDEFG

2003年1月8日，美联社

报道：白宫最老的记者萨拉·
麦克伦敦走了，享年92岁。

她在生前说：新闻提供了
服务国家、人民和公众利益的
最好机会。

克林顿对她的逝世发表声
明说：“我们所有人在记者招

待会上都对她怀有敬畏之情，
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她可能要
说什么。我钦佩她的精神。”

她大概是当今世界年龄
最大的记者。每次参加克林顿
总统的记者招待会，我都注意
到记者席中有一位坐轮椅的

老太太。她头发稀疏，脸上布
满皱纹，松弛的皮肤在下巴那
里下垂；她浓妆艳抹，戴着一
对圆形绿宝石耳环，染着鲜红
的指甲，总喜欢穿红色或者杏
黄色的鲜艳上衣。有时在闭目
养神之后，她会突然睁大眼

睛，不举手就声如洪钟地直接
提问令人叫绝的问题，如神仙
一般。克林顿回答问题时经常
直呼记者的名字，所以我知道
这位老人叫萨拉，但不知道她
姓什么，更不知道她是哪个新
闻单位的。

夏日的一天，我又来到白
宫东厅参加克林顿的记者招
待会，萨拉坐着轮椅在两排椅
子的过道上，我正好坐在她后
边。克林顿又迟到了，记者们
都在闲聊。我走到那位老人身
边，弯下腰来轻声问：“您贵

姓呀？”“萨拉·麦克伦敦。”
她说。我问：“您是否可以接
受我的采访？”她说：“可以，
我有许多话和你谈。”说着她
在白纸上留下了电话号码。

克林顿到了，我连忙回到
自己的椅子上，然后和大家一

起起立，克林顿说：“请坐
下！”———这是所有总统活动

千篇一律的例行仪式。克林顿
正欲讲话，萨拉那洪亮的声音

突然响遍整个大厅：“总统先
生，您后面的灯光太亮，照得
我什么也看不见，能不能关
掉？”克林顿显然被这突如其
来的声音吓了一跳，记者席中
一片哄笑。

这就是萨拉，白宫年纪最

大、资历最深的记者，从罗斯
福、杜鲁门到布什、克林顿，她
报道过11位美国总统。在半
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白宫的主
人不断更换，萨拉的同事也换

了一茬又一茬，惟有萨拉的声
音和身影在白宫常留。

我拨通了萨拉给我的电话。
她当即答应我第二天即可接受
我的采访，地点在她的寓所。

萨拉住所名叫 “巴塞洛

缪公寓”。这里住着 30位平
均年龄在85岁的老人，公寓
管理部门提供一日三餐、住宿
等服务。萨拉住在一间约 15
平方米的房间里，里面有卫生
间，一张床、一张老式的梳妆台
和一个书架。靠窗户的一面墙

上放着一张书桌，桌上放着一
台电动打字机、一部电话、一台
传真机、一台极不起眼的 10
英寸电视机；桌子两端堆满了
各种剪报、信封、文件夹和纸
张，书架上的书也并不多。室内
的摆设再简陋不过了。

萨拉正在吃午饭。她坐在
一辆小型残疾人三轮车上，胸
前围着餐巾，面前一张类似电
视柜的小桌上放着一杯水、一
杯咖啡和快要吃完的西餐，盘
子里只剩下一点西红柿、几小
片生菜和一点点面包。看得出

她的午饭很简单，大概已经吃
了很久。她的牙全部掉光了，全
靠假牙帮忙，吃饭很不方便。

她让我在她对面的椅子
上坐下，一边问我：“我还没
吃完饭，我边吃，咱们边聊，你
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我说。她
用叉子将一点西红柿送入嘴
里，一边咀嚼，一边认真回答
我的问题。如此高龄的她，思
路仍然十分清晰，对往事记忆
如初。在采访过程中，有几次
我们正聊着天，她却一个句子

刚刚说完，就静静地低头睡
去，我不忍心叫醒她，自己便
像个傻子一样默默地看着，在
沉寂的房间里等待她醒来，这
时我想，或许哪一天她会这样
永远地睡去。

AH

左小青悚了悚：“是戴头

套的那个家伙吧？”
“不错！你压根儿也想不

到，他是新凯悦被杀害的 0ll
号员工肖依的丈夫。他居然
劫持了自己的老婆，绑成了
人质。”周铁斜睨一眼，瞧见
左小青花容失色，嘴巴洞张，

一脸的骇然。周铁又重复一
遍，坐实了刚才的话。他说：
“下午我也去了现场。他被
我们刑警堵在家里，端着双
筒猎枪负隅顽抗。后来，还没
等我们的狙击手赶到，他自
知罪孽深重，便吞枪自尽了，

脑袋被轰掉了一大半。”
“咋会……” 左小青哆

嗦着，拽住周铁胳膊。
“当时，肖依认出了他和

他的帮凶，想喊一嗓子，但被
他卡住了脖子。他处心积虑
了好几个月，预谋作案，平时

从肖依嘴里也套出了不少店
里的秘密，比如报警器和摄
像头的位置，等等。他以为在
肖依下班后作案，撇开老婆，
就可以做得人鬼不知。人算
不如天算哦，他想不到肖依
又鬼使神差地回到了珠宝

店，去取东西。他怕被认出
来，就劫持了她。他的同伙却
手段更辣，干脆射杀了肖依，
杀人灭口。”

左小青脊椎一抽，惊恐
地问：“你咋知道？”
“唇语！我们读出了肖依

的话。”
左小青身子一软，耷拉在

他的臂弯里，惊诧着。周铁揽
住她的头，拥进怀里。他捧起
左小青的下巴，将嘴唇搭上
去。左小青紧闭了双眼。周铁
上手，将左小青卸在了后排座
上，自己翻身压上去。左小青
喘息着，周铁下手很重，催逼

出了每一粒细胞内的呻吟。她
边顺从着，边断断续续地说：

“……真的，读出了唇语？”
周铁哦上一声。
“那……肖依说了啥？”

周铁说：“她喊了一声
‘老公’！就那个戴头套的家
伙。他是个秃子，特点很显
著，他只能戴头套，结果还是
被认了出来……”
“老公？”左小青忽地僵

住了，霎时冷却，一把拽开车

门，脱兔样地跳进了黑暗中。
周铁整理几下自己，赶忙下

车，贴住左小青，问怎么了？左
小青忙乱着，一边退后，一边

将裙子兜头套在身上，伸手拒
绝周铁靠前。“周铁，我不能，
我有老公。”左小青气喘吁吁
地说，“你是乔顿的朋友，我
是他妻子。我不能这样下贱。
我和乔顿相爱了多年了。”
“别靠谎言生活了。”周

铁伸手，扶住左小青的肩胛，
嘴中喷着热气说，“现在是晚
上十点，乔顿的飞机刚刚落
地，没意外的话，他刚走出中
川机场。可去接乔顿的不是你，
不是他的老婆，是一个叫原媛
的女人———猜得不错的话，原

媛该是你的闺中密友。”
“原媛？”
周铁冷峻地说：“是的，

该是这个女人抱着一束鲜
花，去机场接乔顿了。他们在
高速公路上要花一小时左
右，然后直接进市区，接着去

酒店登记房间。剩下的，你应
该比我更明白。我们都不是
儿童了。”
“妈的，你诬陷乔顿，出

卖他，你给我丈夫栽赃啊？”
左小青吼道。

周铁搡了一把：“上车，

我们立马去飞天大酒店。”
大约半小时后，左小青目睹
了那一幕。事后，她回想起
来，周铁的话竟像复印机一

样准确无误，将乔顿和原媛
都记录在了一张确凿的白纸
上，不容修改。

立秋的那天，左小青刚走
出亲水小区，斜对过小学的铃
声骤起，铁门大开。日光如雪
崩，天地明媚，哺育着这些游
动的向日葵样的孩子们。左小
青站着，眼前掠过一张张稚嫩
的小脸。她蓦地瞧见了蹲在门

墩下的苏四十三。
老苏，收报废的人吗？左

小青心里说。

IJKLM

“妈的，我正要找你，你

倒送上门来了。”小痞子又冲
旁边的瘦高个隆重介绍：“就
是这小子，上回撕坏了我的衣
服。”

瘦高个似乎很有老大的
派头，他把双手插进兜里大摇
大摆地走过来。

“你很牛嘛！赔钱。”瘦高
个的声音斩钉截铁。
“我没钱。”
小痞子琢磨了一会儿，突

然高兴地说：“没钱也行，你
把衣服脱下来给我撕一下。”
“那不行。”我当然不乐

意，衣服虽然又旧又打着补
丁，但撕破了让我往哪里挂号
码布啊？
“妈的，不收拾你一下不

行了。”瘦高个掏出两只手互
相揉着拳头，小痞子同时也逼
了过来。看来这一仗在所难

免，我暗暗捏紧了拳头。
瘦高个果然很嚣张，随着

他低吼的一句 “你赔不赔
钱？”一巴掌突然甩在我的左
脸上。我顿时感到半边脸火辣
辣的，怒火随着这一掌也烧了
起来。“你他妈的”，我低吼一

句突然扑了过去。
瘦高个显然没有估计到

我会这么快还手，他的手刚刚
插进裤兜我的拳头就到了，一
拳刚好捅在他的下巴上，发出

闷闷的一声响。瘦高个像只空
麻袋一样抖落在地，我控制不
住身体就势压在瘦高个身上。
瘦高个手脚并用徒劳地乱打乱
踹，淌着血的嘴里骂骂咧咧。
“打死他，打死他。”小痞

子这时候回过神来，冲过来从

后面搂着我，一只手揪住了我
的头发拼命地拽。我两头有些
顾不过来，脸上吃了瘦高个一
拳，头发也被拽得生疼。我感

觉到鼻子很麻木，一股热热的
液体流了出来。

很快，几个人冲了过来把
我们分开，其中一个人是我们
的体育老师老张。“他们两个
是外面的流氓，进来欺负我们
学生。”我接过一个人递过来
的纸巾擦了擦脸上的血，头脑
反而清醒得很。

“你们是哪里的？进来干
什么？”老张在学校向来以凶
悍闻名。

瘦高个已经慢慢爬了起
来，仰着脸不说话，眼眶肿得

老高，鼻子上下巴上全是血。
“不是我们先动手的，是他先

动手的。”小痞子指指我。他
的脸也不比瘦高个儿好看，半
边脸都青了，肿得吓人。
“现在请你们出去，下次

再进来闹事别怪我不客气。”
老张挥了挥手厉声说道。小痞
子狠狠瞪了我一眼，拉着一瘸
一拐的瘦高个儿飞快离开。

我扔掉手里血迹斑斑的纸

巾，偷看了一眼老张，没想到老
张正冲着我看，“你这小子，打
架挺在行啊！快去洗洗。”还
好，我没听出责怪的味道。

我没想到的是，这一仗最
后还是让班主任知道了，他当
着全班人的面劈头盖脸把我一

通臭训，勒令我要写出500字
以上的深刻检查；更让我没想
到的是，这一仗最终让我一战
成名，班上的男生对我很敬畏，
更重要的是不久以后我就被老
张选拔进了学校新组建的散打
队，当然这都是后话。

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有
了这个胜仗的垫底，再加上前
段时间的针对性训练，下午的
铅球比赛我发挥得出奇的好，
我最后一个出场，第一投便差
点砸中裁判的脚，把老盛和两
个高三男生甩了一大截，同时
也打破了学校的男子铅球纪

录。让两个裁判不由得对个头
不高又长着娃娃脸的我刮目
相看，通过复赛和决赛，我当
之无愧地拿到了这个项目的
冠军。比赛一结束，我激动地
一把抱住秦胖子直呼万岁，要

知道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拿
到的冠军。

运动会过后的第二天，一

条惊人的消息突然传到学校，
说高一（3）班的黄毛和高三
一个姓许的学生被县里的公安
局抓走了，原因是他们竟然半
道上抢了镇里银行的运钞车。


